
从本有的天性上说起来，人类就是相互生存

于种种社会关系里面的。家庭是一切人类关系的

本源。如家庭中儿童的抚、育、教诸事，都是社

会构成的基本要素。合多数家庭而成族，族不过

是较家庭更宽的一层关系，也是以血统和继承为

根据的。

还有一种最大形式的社会，其中人类的关系

有固定的组织的，就是国家。国家的动作和关系

都是政治的。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能用有组

织的势力，去使大家服从种种的法律和规程。所

以政治的元素也就是一种有意识的权力之集合和

组织，遇必要时得应用外面的势力以管束人类的

操行的。



国家种种的起源，虽不得而详知，然政治势

力最初形式之构成，当今犹为大家所承认的，则

不外乎以下所述理由：人类为生活的基本需要起

见，不能不按照初民时代各处地方的情形，有种

种适应生活的动作。有许多种族以游猎为生，以

食林中之天然果品为活。另有其他的种族，居于

平壤，载耕载获，以定期的出产供生活的需求。

在土地上较不肥沃的地方，则有第三个营生的法

子，就是驯养牲畜，放之旷野。当历史最初的时

代，邻族生死的战争，相互的劫掠，以至于彼覆

此亡，实在是数见不鲜的事。但是战争起来，往

往游牧人种占点便宜，一则因为他们的食料常常

随着他们，比游猎人种的食料还要靠得住；二则

因为他们习于迁徒，由此富于冒险性。当他们和

住在膏腴沃壤的民族交战，他们往往胜利。他们

起初不过残杀敌人，掳掠妇女，以荒废的土地供

游牧的处所。但是后来他们觉得以被征服的人为

附属品或为奴隶，使其耕殖土田，进呈赋税，是

对于他们有利益的事，所以他们也就改变方针。



的文字里看出来

古代的阶级区分，就是因此而起。在这个情形之

下，社会里分成一种征服的自由民族，为家长或

为族长，构成统治的团体；一种被征服的农奴，

每天做工，定期纳税，仅仅换得各人的生命

构成中国古代的国家，游牧民族实占主要的

地位；这种的情形，可以从中

的。中国人每称郡县之长为“牧”，而孟子常谓国

君为 “民 牧” 。中 国的 “义” 字从 “我 ”从

语根。

“羊”，而“善”“议”等字，也都是从“羊”的

这都可以表现从前所谓正义公道的基本

观念，都是同羊和牛这类的产业有关连的；在初

民的国家之中，统治阶级的重要之点，也在乎此。

当西历纪元前二千年中国历史初开幕的时候，中

国的文明虽然简单，但是已经很发展的了。

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关系日益接近，实为成

立国家的第二步趋。因为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

他们才知道共同的利害。诚然，有时候社会的区

勘校者注

原书系繁体字版，此处“义”、“议”的繁体字分别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保持得很严厉的；如印度一处地方，人民分析到

别，使人类有种等级（ ） 的 发 生 ， 至 今 还 是

通婚嫁

以上的等级，有明白高下的区分，而且不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虽然有等级的存在，

但是这种社会的区分，并不如此的明显。个人从

这个阶级过到那个阶级，并非不可能的事；即有

分别的存留，而共同一致的感情，无论如何，还

有发展的机会

再进一步之政治的发展，是由于国家社会和

一定区域的领土发生关系。最初建设国家生活的

游牧民族，起先不过是漫游各地，他们自己对于

一定的领土，并不明了发生关系的。而农业民族

互相合并，也本没有领土界限的明了观念。但是

等到游牧民族主宰农业民族的时候，他们才知道

统治一定区域的领土是很重要；因为可以从这些

领土抽得赋税。这个观念，就是封建制度成立的

） 就 是

向一定区域以内的农民收税，一方面担任

本 在封 建制 度 中的 地 主或 诸侯 （

一方

保护他们的所以他一定要认定哪些领土是属于

一



）的问答集正足以代表这种最

他的。苟有区域权限的冲突发生，他们彼此就以

武力相解决。领土的观念，是这样来的；一直传

到近代的国家，还成为主要的部分。因为近代国

家的界说，也不过是认它为一种政治的社会，而

固定在明白划分之领土范围以内的。

秉政，

）生活情形。

待我们看看当贝利克黎斯（

城市发达到极点时候的雅典（

当时全雅典城和一所大房子一样，凡是社会和社

会的人类都住在里面。至于私人的房子，是很小

的，仅足以蔽风雨，凡是近代家庭中的陈设，一

概没有。家庭、店铺、田庄里的事都是奴隶做的。

所谓公民，都是尽其全力，为国家和社会的事件。

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在市场和会议厅。一天到晚，

一群一群的人都聚集在这些地方，讨论公共的事

务。柏拉图（

高等的谈话。一切公共的事务和每个公共服务的

人，都要照这个样子，经一班知识高、思想快的

人讨论通过。

〔 勘校者注，下同克利今译“伯



和活动

所以为

公共的情感、公共的品性。政治家看得戏院的

宇

这种的社会生活里面，包括各种人类的兴趣

宗教的情感则藉城市的神灵以作表现；

这些神灵，又建了许多美丽庄严的庙宇。

宗教信仰的仪式，实为城市生活一致的最高表现。

伟大的艺术，亦发展于当时。凡是艺术家表现他

们的能力，不是为恩主个人的满足，也不是为私

、议场里、戏院

人家宅的装潢；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在朝

一种城市生活的适当位置。

所以艺术上的大出产品都是公共的产业，且足以

增进国家的庄严当时的艺术，实在可以算是当

时社会的理想之真正表现；因为当时无论哪种造

像、图画、建筑的模型，都是经过那一班谈政从

公、眼光深刻的人物一番批评的。当时的戏院，

也是一种公共的组织，不是为疲乏工人的肤浅娱

乐而设的，乃是为表现人类生活最感动、最庄严

的方面而设的。所以戏院的责任，就是要铸成一

种

影响如此重大，所以当排演的时候，总劝一切的

公民按期而到；就是最穷的人，买不起票的，公



共库藏里也为他支钱买票。从这点看起来，希腊

城市的生活，实在是一种继续不断的教育；在这

种生活之中，个个人都以批评和讨论为相互的教

育；在这种生活之中，种种机关，都是希望着去

发展并增高公民的能力与理想。

对于含有政治性或统治性的公共事务，全体

公民更有极大的兴趣去过问它。凡是行政或立法

等项，无论是关于国际的或是内部的，都要当未

曾作最后投票表决以前，在公共会场之内，经过

很长的、很透彻的辩论。更进一层，凡是不曾参

与过每次辩论的公民，都无投票表决权。这种举

动，就是希望每一张票投下去，都要能代表一种

合乎智慧的判断。无论是哪个官吏或是哪个公民

要提议成立一种法案，等到这种法案被大家采取

之后，那提议的人仍然要亲身对于这种法案负责

的；若是实行的结果对于社会不利，那提议的人

也须实行受罚，以明责任。当雅典最盛的时候，

它的公共生活，是特别的智仁兼备；仅观其所以

得名，所以当局者之人格，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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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襟怀伟大、 力纵横的领袖；然而一

以算是登峰造极

雅典人推举领袖，一律平等，并没有资格的区分，

实在可以见得他们政治组合的程度。从这点判断

起来，当西历纪元前五百年的时候，雅典的民治，

但是雅典的公民虽然一方面

领袖

的声望过大，足以扰乱国家的平衡，则他们也未

始不疑虑及此因此“贝壳放逐制”

面，积在会议厅里，

遂以成立。无论哪个政治家，若是势力过于雄厚，

足以危害自由的永久存在，则一切的公民可以将

他的名字，刻在瓷器片的

就能将这种有名的人放诸国外。这并非一种惩罚，

不过是一种国家危险的预防。雅典人的社会生活，

纯粹是政治的；在这种生活之内，聚集一切人类

的活动和兴趣于一种主要冲动之下：这种冲动就

是要融合各种的力量，一方面以保护国家的前途，

一方面以发展公民的生活。然而国家与公民的关

人 类正

系如此密切，所以公民的生活，离了国家也就毫

无意义。所以放逐出去，无异一种死刑。只是能

够参与城市的生活的个人，才算是享受



）活动。

当的命运。希腊人认定一切人类的活动，凡为一

种自觉的意志和自觉的能力二者之有组织的实行，

以发展人类之生活为务的，才可称为“政治的”

这个字原为希腊字的

限的天然势力，为时既

这个字就是城市的意义。要知道西洋政

治史的发展，要知西洋政治动作的本义，要知道

西洋人类命运这个观念的影响，而不懂希腊城市

国家的生活，是万万不成的。只是在这个地方，

人类才最初自觉到他本身的价值；只是在这个地

方，人类才最初自觉到他本身的命运，是只要把

他自己的意志从自觉的发挥出来，就能够统治得

住的。至于东方则因为人数繁多，而天然的供给

又复丰富；人类倚靠着

久，所以人类对于统治天然和不靠天然的自觉心，

也就不能早发生出来希腊的城市往往占据一个

中央的小山，其堡寨均在环绕境内的平原山谷之

中，一望历历在目；而距这些平原山谷不远之地，

又有山墙环绕；所以这些地方，实在是很好人类

固定的居留栖息之所，使其中所居一片一片的人



民能有自觉心，而且能把政治活动的精神发展。

天然的势力，既非过强，所以人类也觉得统治天

然的来源和势力并非难事。兼之希腊的社会能把

眼光射到海上，不特使他们因此眼界放宽，而且

使他们商业的机会也因此发展。这种环境，实在

能够使他们不致离群索居，草茅闭塞，和内部平

原山谷所发生的普通现象一般。

总之，希腊的城中，实在是从当年的社会生

活转而为现代西洋文明的重要关键。虽然以后更

完备的发展，是经过了多少罗马的历史和基督教

的功劳，但是探本求源，还须推溯到种种希腊的

重要成分。

要找完全发展的国家，还不能不看到希腊最

简单、最团结的城市国家；看到希腊的城市国家，

尤不能不看到其中的雅典。希腊的人民有很高的

政治的观念。在他们眼光之中，国家实包括一切



日盛，以至于成为世界的大帝

人类的目的和宗旨。家族虽然发达到极点的时候

可以成为一种阶级，但是终究不足供给人类发展

的适当机缘。希腊人认定城市或是国家为一切文

明的目的，为一切人类发展的目的；其中所包含

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实业的活动，而且及于教

育、文学和艺术。个人生活要有充分的表现，非

求之于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兴趣不可；因此凡是

哲学的讨论，体育的比赛，戏剧的排演，以及一

切公共会场的辩论，无一不在社会生活之中。这

种发达最高、团结最固的城市社会，实为近代国

家之起源。若是对于希腊社会的行动和目的没有

一点知识，那对于近代国家的目的和宗旨也是不

能明白的。

罗马起初也不过是一个城市国家，由几个家

族之长所统治的，其中也有全体自由人民的公共

集会，但是人口之中有一大部分是附属他们的奴

隶，没有自由权的，以后罗马的国势渐渐扩张，

得了许多附属的领土；在欧、亚、非三洲征服了

多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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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边统治到了英国的领土，一边管辖到印度

的边界。但无论如何，罗马政府的形式，还离不

了城市国家的制度。所有帝国官吏的头衔和职务，

还是同在罗马共和国城市社会之中的一样。

国家发展的重要步趋，在乎应用代议政治的

原理。罗马所以不能永久组织世界的领土，也就

是这个缘由；因为统治各处领土的人，只是中央

派出去的，而又没有方法可以使各处的意见和各

处的生活情形聚集到中央来，以谋共同的决定。

所以苟欲实行补救这种缺陷，则非应用代议政治

的原理不为功。代议政治的原理，最初发现于德

意志民族的国家，而尤以英国为最盛。这种政治

的主旨之点，就在使各处地方的社会，组织成较

大的邦土，然后选派代表到中央议会或国会来，

以参与中央政府的凡事决定。这种政治是从各方

面讨论而成的；所以由讨论主持的政府，虽然在

希腊城市国家之中成为主要的部分，而至今在更

大领土之邦，甚至于广据大陆之美国、中国，也

还适用。



近代国家中的民族分子，一部分是原来就有

的，一部分也由于历史上集合拢来的。在从前国

家初有领土的时候，当然领土的范围就是以某种

同样民族的居处范围为定。所谓同样，也不过是

说同出一个种族，或是同用一种语言，但就事实

而论，却不能说这是近代国家构成的惟一基础。

以政治的势力，往往欧洲的皇族，能够奄有大片

的土地；而这种土地，是由方言不同、种族不同

的民族组合成功的。然而在一个政府之下，经过

几百年的共同生活，有许多共同之点，也就发展

出来了。所以近代民族的国家，大致都有统一的

语言、风俗、法律以及其他习惯；甚至于宗教也

常归统一。

在中国，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已经是一

个完全发展的民族国家了。虽有种种的方言存在，

但是有一种公用的官话，可以通行于各处。风俗

大致相似；而伦理的系统，从前以孔子的教训为

根据的，也大致为各处所承认。在蒙古、西藏，

虽宗教的关系，有种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习



惯，但是主要部分的语言、风俗和种族的统系，

已经可以使中国的国家根基稳固。在美国，民族

的系统，诚然是从欧洲和他洲种种不同的分子相

合而成的；但是既成之后，国家的政策和国民的

风俗，也能根据最初英国制度之遗传，成立一定

的标准。还有一种公共的语言，也可以通行于各

地

孔子的教训对于国家和政府倒是抱了一种很

高的理想。这位大哲人把政治分为三个时期：一

个拨乱时代的政治，为半开化的民族而设的；一

个是小康时代的政治，为已开化的民族而设的；

一个是大同时代的政治，为大开化的民族而设的。

在《礼运》里面，我们可以找着他重要的话，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赞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对于国家本性和国家职务的解说，是很

高贵的；这种的国家，才是真正平民政治的国家；

这种的学说，不但与希腊思想家最高的理想相符，

且比他们真正的思想还要平民一点，就是比我

们今日公共生活所需求的、所希望的也还要平民

一点



分别人类种种的动作，是很重要的事；而分

别其中政治的和社会的成分，尤其要紧。当然社

会的种种关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是人类或是个

人，离了社会就不能生活。社会是自然结合的团

体；这种团体或是根据血统关系组织成功的，如

家族之类，或是根据基本的利害组织成功的，如

人生经济的情形，也可以构成许多人类社会的组

织。这些关系都是由本能和习惯而生的：至于自

觉的意志，在这些关系构成或继续的时候，并无

重要，然而在这些关系的较高形式之中，意志也

日进无已地尽一部分重要的责任。社会的关系和

活动之中，包括一切关乎家庭的事件，如抚养和



教育家庭的分子，生产和增加生活必须的物产等

事，都包括在内。有一部分社会的关系，专是关

乎经济活动的，如财富的生殖和分配等问题，自

有特殊的自然法律去管束它，所以必须单独研究

其他各种的社会现状，方才可以明白。但是无论

如何，这种经济的活动对于一切社会的关系，都

有很大势力的影响，而且当经济的势力用着政治

手腕的时候，尤其成为人类事务上最重要的成分。

无论如何，分别政治的和社会的行动与权力

之主要元素，实在是特别重要的事。一个社会没

有公认的法律和习惯，就不能存在。而所以使这

些法律习惯能够实行有效，也有种种的方法：如

有人违犯的，大家或是单纯地反对他，或是屏他

于主要利益之外，甚至于完全屏斥他于社会之外，

都是方法。常常社会的法律比政治的或是比法律

的禁令，还是有效；因为一个人一遭了社会的反

对，就万无幸免之理，而且遇着许多事件，还是

法律的惩罚易受，而同类的苛责难当。所以若是

说凡人对于政治的或是法律的责任，比对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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